
七十年前的一个大会
周文骞

    七十年前的 1951年，
同朝鲜战场上军事斗争并
行的，还有外交战线的斗
争。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
逊多次攻击新中国，其中
一个内容是说美国教会在
中国办了许多学校，培养
了不少人才，而今中国忘
恩负义，把这些都忘记了。
对此中央除了在《人民日
报》发表社论，严厉谴责艾
奇逊的无耻谰言外，还要
求各地教会学校行动起
来，彻底揭露外国
教会在华办学的
本质。这项工作在
上海由市委直接
领导。

3 ?中旬的一天，团
市委学生工作部宗教科科
长施家溥通知我，在陕西
南路团市委所在地召开教
会学校的代表会议，我是
作为沪江大学的代表参加
的。会上市委宣传部长、华
东局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
长姚溱传达了市委领导的
指示，要求各教会学校做
好三项工作：一是要求各
校迅速组织建立起在党领
导下的班子，掌握教会势

力撤出的学校；二是开展
反美爱国思想教育活动，
肃清亲美、崇美、恐美的思
想；三是召开一次全市教
会学校反美爱国大会，并
在全市进行大游行。姚溱
还提出要建立上海教会学
校反美爱国联合会，具体
推进上述三项任务，并指
定由我担任主席，因为我
是上海学联中唯一代表教
会学校的副主席。同时还
指定震旦大学医学院一位

毕业班的学生和清心女中
一位高三女学生同我组成
三人领导小组，负责同各
校联络，开好这次大会。
会议后，我即刻向沪

江大学党支部汇报。在华
东高教部策划下成立校务
委员会，常委人选确定五
人，主任由有教会背景的
文学院院长余日宣担任，
一是他在教会中属于中间
温和的一派；二是美国教
会留下了一笔相当大的经
费，希望他能及时取出动
用。校委会副主任由著名
历史学家、进步人士蔡尚
思担任，他以后曾任复旦
大学副校长。教师代表是
刚毕业留校的政治系学生
胡景钟，后曾任复
旦大学校办主任、
哲学系主任。学生
代表由我这个三
年级生担任，当时
我是校学生自治会的主
席。华东高教部还派来复
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章靳以
担任常委并兼学校教务
长。这样五常委中进步教
授与地下党成员就占了绝
对优势。校委会成员中也
大多是进步人士，如生物
系的副教授黄文几、中文
系的副教授徐中玉等。
学生自治会文娱部的

几位干部十分卖力，不仅
训练了一支腰鼓队，同时
还训练了一支洋鼓队。腰
鼓正由老区传入上海之
际，很容易买到，价钱也不
贵；洋鼓队是稀缺品种，价
格也很高，只能到处去借，
在鼓未借到前，先请学校
音乐系的老师训练。参加
的人每人面前放一块砖头
作鼓，以一双毛竹筷子当
作鼓槌，就这样短时期内
训练出两支鼓队。音乐系
中有的学生会吹洋喇叭，
也参加了游行队伍。

3 ?底的一个晚上，
施家溥和我进入市委办公
大楼。常委会的秘书要我
们等着，里面正在开着会，
他拿出一张格子稿纸，说

汇报要简洁，内容不得超
过五百字。我就在长条桌
子上写了起来，完成后从
七点钟等到十点钟，才让
我一个人进到常委会议
室。会议室坐着七八个人，
有秘书长徐平羽、宣传部

长夏衍，还有主
持会议的市委
第三书记刘长
胜。刘长胜说：
开始吧！我就按

准备好的稿纸，边念边说
很快就结束了。常委提问
中只有夏衍问了一些简单
问题。总共十分钟左右，刘
长胜就宣布此项议程到此
为止。走出会议室时，一颗
紧张的心才放了下来。

上海的春天乍晴乍
雨，开大会的时间由姚溱
通过上海气象台的咨询才
确定下来。1951年 4 ?
上旬的一天，阳光明媚，既
无冷风又无雨，各路人马
从所在区出发，浩浩荡荡
奔赴人民广场。沪江大学
因校址偏远，是最后一个
到达的队伍。各个队伍红
旗招展，锣鼓喧天，好不风
光。主席台上放了八面大

红旗作背景，一边
是国旗，一边是党
旗。舞台上不设主
席台，只是台中央
放了一个麦克风；

前端顶上挂了一条横幅，
上书“上海教会学校反美
国誓师大会”。大会开始由
姚溱讲话，我作主持。姚溱
不用讲稿，连续不断讲了
四十分钟，言简意赅，铿锵
有力，十分精彩。讲话结束
后，领喊口号者上台，这是
一位相貌堂堂的年青人，
他用标准的普通话、雄壮
的气势领喊。姚溱告诉我
这位青年是从话剧团请来
的。“坚决支持抗美正义行
动！”“打倒美帝国主义！”
“坚决反对艾奇逊无耻谰
言！”“共产党万岁！”“毛
主席万岁！”口号响彻云
霄。大会在口号声中胜利
结束。参加大会的队伍依
次绕人民广场一周，然后
分别回到各区的原出发
点。这次行动在上海人民
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也反映了上海教会学
校学生反美爱国的决心。
时隔不久，思想改造

运动在全市高等学校中推
开，随着全国各教会学校
先后进入撤销、合并阶段，
从此外国教会在华办学的
历史宣告终结。

七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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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才旦卓玛的友情
谢则林

    今年，藏历新年恰巧
与农历新年为同一天，84
岁的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
早已把《唱支山歌给党听》
唱成了经典，今日放歌，嗓
音依旧清脆、嘹亮、高亢。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朋友赠我一张音乐会的入
场券。那是在上海
音乐学院礼堂，听
毕业生的汇报演
出。前排坐着十分
醒目、身穿艳丽民
族服装的女士，趁中场休
息时，我主动和她攀谈起
来，方知她就是才旦卓玛。
但她十分谦虚，不谈自己，
亲热地搂着一位白发老妪
说：“这位就是我的严师、
良师、恩师，声乐教授王品
素先生。她……”

1974年 6?，我作为
上海首批援藏教师，在自
治区劳动人民文化宫剧场
观看西藏歌舞团演出，结

束后到后台找才旦卓玛。
她平易近人，对来自上海
的我一见如故，由衷地说，
感谢上海、感谢上海音乐
学院老师用科学方法，倾
尽全力多年悉心培养。还
马上写下她罗布林卡的家
庭住址，热情洋溢地说，欢

迎便时来她家做客。
我到档案馆查询，才

知罗布林卡藏语意为“宝
贝园林”，始建于 18世纪
40年代。一个星期天的上
午，我一早兴冲冲来到罗
布林卡。这里可谓步步换
景，步行在绿草如地毯中
间曲折有致的小道，绕过
姹紫嫣红的花坛，穿过修
剪整齐的灌木隔离栏，终
于在一隅，找到了那幢藏

式平顶两层小楼房。轻叩
木门，开门的是她本人。热
烈握手后，我说，你在这优
美的居住环境之中，令我
想起那绿色丛中最鲜艳的
牡丹来。你就是被咏叹的
那朵牡丹吧？她含笑而未
置可否，引领我进门，在南

面光线最好的窗
下，在绣着祥云
和青山绿水图案
的卡垫上坐下。

边喝酥油
茶，边拉家常，发现我们有
共同点：我和她同龄，都属
牛；我女儿和她女儿同龄，
姓不同单名都叫“红”。这
似乎使我们心理距离拉得
更近了，交谈也就更随意
了。她主动谈起了两个有
意义而又充满情趣的话
题。

一是刚回拉萨时，打
电话还用手摇话机，由接
线员中转。接线员听出她
的声音，先问有什么急事
吗？她回，没有，就是打长
途向恩师问好。接线员指
定要请她唱《唱支山歌给
党听》，她对准话筒唱了。
接线员说，这首歌我百听
不厌，听一遍不过瘾哩。哈
哈，能再唱一遍吗？才旦卓
玛想，接线员为坚守岗位，
难得有机会到剧场来看正
式演出，于是倾注情感演
唱了这首歌，这才“过关”。
二是她别出心裁向领

导恳求去西南边防哨所做
一次慰问演出。这是破天
荒的第一次。哨所设在半
山腰，三名哨兵连班倒，居
高临下，隔江对岸的一举
一动都尽收眼底。哨所前
有个小平台，这就是演出
的舞台，三名哨兵就是观
众。才旦卓玛作了精心准
备，当然最出挑的还是《唱
支山歌给党听》，她那充满
激情高亢的歌声震荡河

山，不仅三名哨兵全神贯
注，河对面他国巡逻的一
个班十多名边防士兵，也
都驻足聆听，有的还昂首
跟着节拍哼唱呢。我说，你
的歌声不仅为边防哨兵带
来美的享受，也给军事国
防外交做出了贡献！她说：
我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嘛！说完“哈哈”大笑。这高
亢尖利的笑声，穿云破雾
直上九霄！
后来，我在天安门右

侧中山公园大剧场，又一
次观看演出。才旦卓玛除
了登台演出，作为歌舞团
的领导之一，结束后还有
其他事务，不便打扰。她
说，以后相约，我去上海拜
望王品素教授，在她家里
再欢聚畅谈吧。果然，在我
援藏结束回沪后不久，我
接到她的通知，便来到淮
海中路王教授家。王教授
仁厚又不失爽朗，相谈甚
欢。才旦卓玛和王教授相
处，亲如母女一样。这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世
间的友谊，可以超越一切
外在因素，山高水长，永留
芳香。

采
一
篮
青
蓬

傅
思
阳

    梦里听到雷声，昨夜的雨下得好大。这是今年第三
次打雷了。以为父亲可以活到这个时节，所以让他在
ICU住着，想着监护室里保险一些，过了年接他回
家———让他躺在自己床上，过完最后一个春天安安心
心地走。何曾想到，何曾想到！
清明节，去给他和妈妈上坟。
真想回到小时候的清明啊！那时候在芳村，这个时

节的田野必定是长满了叶如丛羽的青蓬的，经过春风
的梳理暖阳的恩泽雨水的滋润，长得生机勃勃，葱翠摇

曳。我随奶妈采一大篮子回来，到井边洗
干净。奶妈将它们倒锅里焯一焯放进石
臼里舂成绿泥，揉进糯米粉里做成粿皮，
然后包上芝麻糖揉成团块，然后就可以
一个一个摁进印板里了———这个活我会
做也特别喜欢做，拿起青团子，揉一揉，
放进印板轻轻一压，打开印板上页，手指
点一点，清清爽爽地印着花朵或福禄寿
喜的清明粿便落进手心，一个一个排在
蒲篮里，不久就绕成了一圈又一圈。蒸煮
时，满屋子的清香。刚出笼的清明粿特别
软特别香，咬一口，糍糍糯糯缠缠绵绵，

恋恋不舍地吞下去仿佛可以把整个江南都融化进肚子
里。和清明粿一起包的还有纯白的糯米粉做的酱粿、大
饺子状的边如鸡冠的鸡头包和搓得小小的圆溜溜的清
明蕾（应该叫清明泪吧）。奶妈把第一拨蒸好的粿装进
最漂亮的竹篮，让我带回家给我爸爸妈妈姐姐弟弟吃。
清明节，爸爸肯定要回家的———那时他在新昌工

作。夕阳落到西山的时候，远远的天桥在辉光里格外的
美丽，小河蜿蜒，田野笼着轻纱。我和弟弟去西门马路
边等他，远远地看见天桥下有一抹影子飘过，不久大坞
篷大樟树下便骑过来一辆自行车，弟弟高兴得像只小
麻雀，快到我们身边的时候车速慢下来，弟弟便“嗖”地
跳上他自行车后座。他们在田间马路上骑出老远老远
再骑回来。到家时，妈妈已经用山茶油把各种粿子煎得
香喷喷金灿灿了，腊肉煮春笋、青蛳、香椿炒鸡蛋、野蘑
菇煮豆腐、地衣炒雪菜……都热气腾腾地等着我们。
这一晃已经多少年了？
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隐约有丝丝淡淡的清香，细

品，是樟树的香气。这些天，满地都是樟树的叶子。每年
这个时节，它总是一边飘落着红红黄黄的旧叶，一边又
细细密密生长着嫩嫩绿绿的新叶。
清明也很特别，你看它一面是细雨绵绵，烟柳垂

泪，行人断魂，缅怀逝者，
祭拜天地；一面又天清地
明，惠风和畅，万物蓬勃，
物我同春，欢庆新生。想起
庄子的话：“方生方死，方
死方生。”———出生的时候
就是死亡的开始，死的时
候就是出生的开始；死生
存亡原本就是一体的，人
与万物都在自然大化生生
不息的流动之中。去年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彭罗
斯在他的论文中阐述了宇
宙生生不息、无限循环的
道理，他说宇宙从这一个
到下一个也会和人类一样
经历死亡重生的过程。

好啊，死亡便是重生！
爸爸妈妈摆脱了冗沉病痛
的身躯获得了新生，我应该
像庄子那样鼓盆而歌。而且
爸爸是在平安夜走的，我应
该为他庆祝、向他致敬。
想去采一篮青蓬……

“声 援” 何 昀

    下午请了半天年休假，陪女儿
去医院复诊。虽然已经带齐了前日
初诊时才刚生成的一大叠化验单，
但是今日的问诊医生却似乎连翻看
一下的兴趣都没有，直接又开出了
全新的全血化验单。刚满十四周岁
不再享受手指验血待遇的女儿，手
臂臂弯的旧针眼旁又被扎上了新的
针眼，一整管鲜血被抽离出她的身
体。女儿委屈地噘嘴：“前天不是才
刚抽过三管血嘛，今天怎么又要抽
啊？”突然就想起了小时候外婆说的
老话“一滴血七顿饭”，意思是吃下
去七顿饭才能产生出一滴量的血，
霎时，心尖微颤了一下，于是，就有
了想给女儿一点补偿的心思。

候诊和等报告确实有点无聊，
我便同意了给女儿手机，让她看咚
漫的《奇奇怪怪》漫画来打发时间。
她越看越投入，一发而不可收拾，直

至就诊完毕，一
路走回家后还

是舍不得将手机归还给我。生病请
假而欠下一大堆作业要完成的她此
刻竟还能如此悠然自得地翻看手机
漫画，着实令我有点上火，着急地吼
出了声。这一嗓子刚出口我便立时
后悔了。其实因为一个章节未告段
落而突然停止阅读时的难受和不甘
是难免的，我怎么就不能将心比心

地再多给予一点谅解呢？应该耐心
地劝诫或技巧性地与女儿约定一个
刷屏截止时间不就行了，实在不该
这么焦急地吼着让她还我手机。

更糟的是，预料中的“后果”还
是接踵而至了。身处二楼听力极好
的老公兴冲冲地奔下楼来全情加入
了我的喝止，“两肋插刀”地要为我
声援。他不问前情，简单粗暴地命令
女儿立马放下手机，滚回自己的房

间。怒目圆
睁，口气粗
硬，让人觉得根本就没有任何商量
的余地。弱势的后者自然不敢再用
对待我时的嬉皮笑脸的态度应对
他，惶惶地急按下退出键，扔掉手机
撒腿跑上了楼。而就在她逃离时眼
底闪过的那一抹受伤与晦暗的神
色，令我心生不忍与懊恼。
其实，我最害怕的便是这样的

“声援”方式了。看似“夫妻同心”地
与我站在统一的教育战线之上，实
则曲解了我的心意还不自知，绑架
我为他粗蛮的教育方式共同买单。
多次沟通，我认为“好孩子是夸出来
的”，他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鼓
励”与“严厉”的顽强对抗，从来就争
不出个所以然来。事已至此，只怪我
自己的耐性不足，多说无益。
女儿已灰溜溜地滚回自己的房

间写作业了，我也灰溜溜地滚回自
己的房间，继续感慨一会儿。

重点管住执秤人
章胜利

    报上有教人识破作弊电子秤的
文章，读之很开眼，原来市场上电子
秤使手段、乱来来的花样经这么多！

再读文章“支招”，也似有些针对性，

必要时可一试。 但读完似又总觉得
文章没有做完，让读者不够过瘾，美
中不足，缺了至关重要的一只角。此
“角”者，秤之执掌人也。

我常去商店、菜场等处购物，遭
作弊秤“弄松”的不快事。 买带鱼两
条缺秤二两，公平秤说话了，前去交
涉。 业主拿过鱼往身后一扔，“不
卖！ ”凶吧？ 只得悉听尊便。 买玉米

粉，门口付账，发觉
单价即兴 “上浮”二
角多， 提出质疑，老
板不致歉意，反一脸
不悦 ， “不是诚心

的”，振振有词，喉咙崩响，仿佛道理
还全捏在他手里。至于东西连皮秤、

盒子也卖熟肉价； 一公斤五六元的
西瓜， 打个零点零几元之类……似
乎现在“通行”，仿佛约定俗成。

最让人看不懂、想不通的，每回
遇上此等窝心憋屈之事， 周围目击
者，不仅装傻不出声、无人说句公道
话，相反“算了算了”“喔唷二三角洋
钿”，轻飘飘一言又添一脸不屑。 分
明是责我太顶真、太刻板、太“小儿
科”、太过于斤斤计较了。如此，反弄
得我一阵胸闷。 即便后来短缺的铜

钿银子悉数补回了， 可仍有属于我
的时间损失和精神损失啊！

经商，总要赚钱。但“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 不守规矩，瞎来来，总
归不行。 账弄错了，说声抱歉、纠正
便是。如果真是故意在秤上做手脚，

那是背离经商道德的行为， 人所不
齿。 不明事理、瞎帮腔，那是不作兴
的。 黑白曲折是非，总该分辨清楚，

这也是起码的。

秤是死的，人是活的。再尖端的
科技成果，也全是由人研制出来、又
全然为人所操控的。 对于五花八门
的电子秤整治，我只想说，治标更须
治本，既要管秤，更须管人。用黑秤，

就处罚、收秤。情节恶劣又屡教不改
者，得“清”出市场，不姑息。 如此严
明纪律，试看有谁还敢斗胆悖行？

拍·花 陈志勇 摄


